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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 說招股豬輩寒心　看舉手馬夫生色

　　且說孫行者一個筋斗翻到了花果山後，拾頭一看，只見當時的一片繁華，地早弄得荒涼滿目：所有的是山，是土，是水，是

草，那些兒孫們早已一個都沒有了。孫行者原是性喜活動的人，見了這樣所在，如何還留戀得住？想了一想，依舊翻回原處，落下

地一看，叫聲「不好！」如何這些房屋都改了新樣了？回頭來，忽然看見一個人，手內牽了一條鐵鏈，鐵鏈上帶著一個矮矮的東

西。行者向那東西一看，奇怪道：「老豬，如何他也變了樣子了？他的兩耳依舊這般大，他的嘴依舊這般長，他的尾依舊這般細，

他的肚子如何不似從前的重笨了？他又如何嘴上被人套著這鐵套？他犯著何罪，頸項上又被人鎖著鐵鏈？」正在這樣想，忽然被他

到了跟前嗅了兩嗅，哼的一聲，不覺嚇了一跳。行者道：「他的聲音如何變了犬了？難怪連我也不認得？」連忙退下了幾步，向旁

邊一看，只見旁邊一個人，手內拿著一大堆紙向人分送。行者也向他取了一張看時，只見上邊寫著什麼拒款傳單，又是什麼鐵路，

又是什麼王犬變。孫行者一看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那老豬果然變了大了。但是他封的是天篷元帥，又不是王，如何叫他王犬變

呢？」又想道：「什麼叫做鐵路？難道就是說他頸上的鐵鏈麼？」　　正在這樣想，只見那犬跳了兩跳，要想向前跑了，卻被那牽

的鐵鏈帶住，跑不脫身。孫行者暗笑道：「老豬，老豬，這次你可上了當了。我原道這傳單上寫著什麼鐵路之害，牽動全局，原來

便是這鐵鏈之害，牽住了你全身了。又想道：」這個牽他的人如何這等厲害？既用鐵鏈牽住了他，又將他的嘴用這鐵網來張，住使

他要開口也不得，豈不可憐。孫行者正在這般笑他，那犬又跳了兩跳，伸著嘴向地上刮了兩刮，似乎因這鐵網戴的不耐煩，欲刮去

的意思。叵耐那鐵網上又有兩根皮條，將他扣得緊緊的，一時如何刮得他下，卻反觸怒了牽他的人，登時伸起腳來，對著他後腿上

踢了一腳。那犬又汪汪的叫了兩聲，跟著牽的人走了。孫行者一看牽的人，原來是個西裝打扮，身體又高又大，眼睛又凹又綠，好

似前次在那巡捕房內看見過的，因想道：「原來那傳單上說外人、外人的便是他。啊呀，啊呀！老豬你如何鑽了外人的圈套，弄的

這個樣兒，走又走不得，動又動不得，開口又開口不得。休說你自己，便是我看了，也替你傷心。」說罷，便想法來救他。不料一

轉眼間，他卻又在那牽的人面前搖頭擺尾，�分親熱。孫行者罵道：「你這不識羞愧的畜生，你被他這般囚犯樣的看待，又被他
踢，難道忘記了？還做出這種醜態來，辱盡你家的豬子豬孫。」

　　孫行者正在罵他，忽然背後有人將他身上一拍，叫道：「老猴兒，你多時在那裡？」孫行者回頭一看，原來並非別人，便是正

在罵他的豬八戒。便道：「老豬，怎麼你又在這裡了？」又指著前邊牽的那只犬道：「那個東西好像是你，我一時競差認做你了。

」豬八戒一看，怒罵道：「老孫，你好沒理。那是外國狗，如何算起我來？」孫行者笑道：「狗不是和豬一樣，我看犬的靈性究竟

還比豬高了一些。我認你狗，還道是你進化，你如何卻這般動怒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老孫，你是不知道的，近來外國狗的可惡，人人

切齒。平時養著他，原叫他防夜或者獵獸的，他卻不防夜，不獵獸，只顧咬那好人。那裡及得我們做豬的，受了人的恩惠，後來便

能殺身報人。」

　　孫行者便也點頭稱是，自悔失言。因問八戒道：「你們現在怎樣了？師父在那裡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老孫，你休說起，我們住了

這上海多時，上海的地方真是無奇不有，說出來你也難信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休哄我，世上的事我也見得多了，有甚難信處？」八

戒道：「你休誇口，我且說了今日的事你聽，諒你也不曾聽見過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今日的事卻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今日的事，第一

件叫做看跑馬。」行者道：「跑馬有甚好看？我們前次跟著師父取經時，那白馬馱著經走了萬千里路，有時不要緊時，他便慢慢

走，要緊時，他便快快跑，看也看的厭了，那跑馬有甚好看。」八戒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這裡的人看跑馬，卻和我們不同。」

行者道：「便是不同，也是一件尋常事，有甚奇怪？」八戒道：「第一奇怪的，這裡看跑馬的人，並不用那眼睛。」孫行者道：

「不用眼睛來看，卻用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說來你又不相信的，用車、用衣服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真奇怪了，世上那有這般看法，

我真的不信。」八戒道：「你不信，等一回你自己看罷。而且這裡看跑馬的人，更有一樣奇怪，跑馬的地方他們卻不得看，他們看

的卻在那不跑馬的地方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只顧哄我做甚？天下那有這樣的事來！」八戒道：「我何嘗有半句兒哄你，不信

時，那看跑馬的人就要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！這裡何嘗有馬，看什麼跑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如此，所以我說他們看的都在那不

跑馬的地方。」行者還要分辯，八戒早用手向東邊一指道：「來了，老孫你自看。」行者向東進一看，只聽蹄聲得得，如千軍萬馬

的，果然來了。到了面前，只見車車相接，宛如錢串上串的銅錢一般，一匹馬拖著一輛車，車上坐著兩人，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

身上都打扮得如花如錦，如雞如兔，萬分好看。行者對著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懂了，懂了，這便叫做看跑馬。弄了一匹馬來，駕

上了車，自己坐在車上，又用了個人鞭著那馬，使白馬向前跑去，自己便在車上看。原來這裡的看跑馬是這樣的，這個法兒倒也巧

妙，馬跑到那裡，他也看到那裡。」

　　正在說話，只見一個人坐著包車，也雜在馬車裡面。行者又笑道：「這個人倒也奇怪，他不看跑馬，卻看跑人。」說聲未了，

忽然聽得啵啵啵幾聲，騰騰騰來了一種車子，前面沒有馬，也沒有人。孫行者問道：「老豬，這個人他卻看跑什麼？」豬八戒笑

道：「老孫，這件事你可不懂了。這便叫做機器車。」孫行者真的不懂，道：「機器車怎麼也會走的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好呆，難道

會走的只有人只有馬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人馬之外自然還有別樣，譬如北方常用的有騾車，鄉間用的有牛車，寒帶內用

的有狗車，熱帶內用的是駝鳥車。只是總須有腳的動物拖著車然後能走。現在這機器車又沒有腳，如何會走呢？」八戒又笑道：

「老孫，你如何呆的這樣？現今世界上沒有腳的車子很多哩，豈但這機器車一種。」行者不服道：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還有什麼沒

腳的車子，你且說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說來你又要不相信了，一種叫做電車，一種叫做火車。」行者沉吟道：「電車？火車？火車是

什麼樣的？」

　　這時正值黃昏將近的時候，各式車上有的已點著燈，有的還沒點燈。行者因指著點燈的車子，問八戒道：「這點火的便是火車

嗎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火車的話說來甚長，等回兒我和你去看看再說。」行者又道：「這火車還不難懂，雖然沒有

腳，終究還有個火；火是我知道的。你又說電車，那電是什麼東西？我卻沒有看見過，請你說說。」豬八戒被行者這樣一問，卻問

的呆了。要說電是什麼，委實說他不出。心中只在想，口內卻不答。孫行者又問道：「那電是什麼東西？」八戒只得搖頭道：「那

電沒有東西，是空的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胡說！既然空的，怎麼叫做電？」八戒道：「找也不知其所以，只因昨天我在一個什麼協會

的會場上，聽得人家說打電，打電。又有人說打電是空的。我想打電既是空的，那電自然也是空的了。」孫行者又奇怪道：「你說

什麼會場？那會場在那裡？是否便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大會？我也去看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那會場內雖然也有個王太

太，卻不是王母娘娘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好呆，王母娘娘在那開蟠桃大會時，至今已有幾千年了，雖是仙家也應該老，如今

稱呼起來，自然該叫太太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老孫，你也說的是。」

　　行者道：「他們既在開會，你知道他為著甚事？」八戒道：「聽說是為鐵路。」行者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！你又來騙我了，路那

有鐵的？倘然路是鐵的，到了下雨時，走的人豈不滑撻。」八戒道：「這不是人走的路，是我方才說的火車走的路。」行者道：

「你又來了，什麼叫做火車？我不懂。」八戒道：「這也難怪著你，你是才來的人，便是住在這地方的，知道火車鐵路的人也還不

多。所以，我昨日聽的人家說，這地方的鐵路大半已經送了人了。」行者驚道：「路怎麼好送人？送了人自己將往那裡走？」八戒

道：「正是如此。所以這裡的人，這兩天正弄得走投無路。」

　　行者道：「這事奇怪，我倒也要去看看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去正好，我們師父也在那裡。」行者一聽師父在那裡，登時歡喜異

常，拖著八戒走。道：「我們快去，我們快走。」八戒隨著他拖，仍站著不走。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如何不去？」八戒道：「去不

得，去不得！我才從那裡逃出來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他們開會，又不是殺人，你如何要逃？」八戒道：「他們要叫我認股。」行者



道：「老豬，你既在那裡，便認認何妨？」八戒道：「老孫，你不知道的，我們做豬的聽了認股最怕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認股有甚可

怕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可曉得他們現在說的股，便是我們的腿，我們的腿，如何好容易認去？倘然認去了一股，不是只剩了三個腿

了；認去了兩股，只剩了兩個腿了；認去了三股、四股，那腿便沒有了。沒有了腿，叫我如何走路？而且還有一層，我們的腿大有

用場：新鮮時割了下來，叫做鮮腿；醃了他，叫做醃腿；將他烤了，叫做火腿；送往南方去，叫做北腿；送了北方去，叫做南腿；

裝一裝樣子，賣在大茶館裡，叫做外國火腿；做了外國火腿，我這四個大股，豈不榮耀萬分？你想，現在被中國人認了去，豈不可

惜？」

　　行者聽八戒囉嗦了一大篇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「老豬，你說認股，認股，究竟認股是怎麼一回事？好不明白。現在我勸你，怕

也不用怕了，你且領我去看看，見見師父。倘然有了認股的事，我便替你設法。」八戒才勉強應了，叫了兩個車子，急急忙忙地到

了張園，走至安塏地門口下了車。行者便要進門去，八戒連忙一把拖住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我們先去探探消息。」遂攜著行者的

手，走上階台，到了兩扇玻璃窗外，向內一張，只見場內黑壓壓坐滿了一場的人。個個仰著頭，向著一個台上看著。台上立著一

人，正在那裡說話。行者一見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師父又在那裡講經了，我們快去聽。」八戒搖著兩耳道：「老孫，你不要性急，

讓我聽聽師父講的什麼？」兩個人便捧著耳聽時，只聽得師父正在那裡說道：「諸君放心，諸君放心，今天不認股，不認股。」豬

八戒一聽「不認股」三字，頃刻膽豪氣壯，拖著行者的手，跑進場內去了。

　　不料，八戒剛拖了行者一腳踏進了會場，忽然聽得滿堂鼓掌之聲，響如爆竹。行者從沒聽見過，突然一驚，嚇得往外便走。八

戒連忙拖住道：「老孫，你走什麼？這是他們喝采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道他們見了你的怪形狀趕你出去的。」說罷，才又

回身進來。忽然又見許多人，登時攘臂而起，高擎右手。行者看見，不覺又吃一驚，撇了八戒的手，又要向外走。八戒道：「老

孫，老孫，你做什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們都要打我們了，還不快跑。」八戒笑道：「那個要打我們？」行者指著場內的人說道：

「他們不是要打我們，擎著手做甚？」八戒一看，笑道：「他們是議事時贊成的手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　　說時遲那時快，行者剛正說，完看見台上的師父早又說了一句什麼話，還沒聽的清楚，只見場內的人又將右手高舉。旁邊的豬

八戒，也將前腿舉了起來。行者連忙問八戒道：「師父說的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沒有聽見？」行者道：「這也奇了，你沒有聽

見，怎麼便也贊成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見他們贊成，我自然也就贊成。」行者道：「笑話，笑話。他們是他們，你是你。」正在這樣

說，只聽得師父又在上邊說道：「支路也好築了，你們贊成不贊成？」於是，場內的人又都舉手，八戒忙也舉手。孫行者輕輕地對

著八戒道：「老豬，你聽見麼，師父方才說豬羅也好捉了，你如何還要贊成？還不快跑！」八戒驚道：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我沒有

聽見，捉了去別的倒不怕，還是怕認股。」連忙拖行者又逃出場外。孫行者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我要去和師父說句話。」八戒道：

「算了罷，算了罷。我師父這兩天正忙的不得開交。」行者道：「忙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忙的便是開會。」行者道：「現在會就要

散了，散了會還忙什麼？」

　　行者剛正說到此處，忽然聽得會場內「鈴鈴鈴」、「鈴鈴鈴」幾聲。行者道：「這又是怎麼了？難道他們看見已晚，便請師父

在這裡放燄口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行者道：「為什麼不是？你看不見方才他們坐在那裡的人麼？一個個都在那裡拭眼

淚。我想總是什麼人家冤枉，死了人，在這裡請師父做功德的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是他們搖鈴散會的搖鈴。」行者一聽

散會，滿心只要見師父說話。忙回頭來看，果然看見許多人早已紛紛出來，走的走，馬車的馬車，東洋車的東洋車。一閃眼間，都

已奔向馬路上去。再留心細看，只見師父也早上了車，向外去了。行者連忙撇了八戒，往外便追。

　　追至將近馬路口，看見師父的車正在前邊，剛轉了個彎，忽然那馬路口立的一個又長又大的人，將右手向上一擎，宛似方才在

會場上贊成的舉手一般，馬路口的幾輛馬車，登時立定，巧巧將行者前面當頭攔住。孫行者想道：「奇怪，奇怪。這裡上海的人，

無論做著何事，個個都是擎手為號。」又想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，這個人的權力如何這般大？他一擎了手，那些馬車都不敢走了。比

方才會場上的擎手有用許多哩。」正在這樣想，拾頭起來，只見馬車上的馬夫，恰巧一個個也高擎右手，和那立在路口又長又大的

人一般。孫行者道：「這些人也有豬性，和老豬一樣，只顧依著人家，看見人家擎手，他也擎手，自己沒有一點主意的。」話言才

了，只見路口的人將手放下，那車上的馬夫宛如機器做成的一般，立刻也都放下了手，將馬緩領了一領，那車便慢慢的向前走往馬

路去了。行者跟著馬車，也到了馬路上，向前一看，師父的車早已不知那裡去了。連忙追上前，向各車裡探望。只見各車內都載著

一男一女，歡歡喜喜，和方才師父在會場的情形大不相同。心中更是詫異道：「怎麼這裡的人有這樣相差的，一邊著急的那樣，一

邊依舊安閒的這樣。」又探了幾輛，始終探不著師父。心中稍稍急道：「師父不知又那裡去了。」便忙轉身回來，依舊要到安塏地

門首找那八戒。

　　不料到了安塏地一看，那八戒早又不知去向。行者此時卻弄的進退無路，一個人立在草地旁邊呆呆望著。忽然回過頭來，看見

隔池邊隱隱有兩三個婦女在那邊行走。行者想道：「那呆子是個好色之徒，必然又在那裡作怪了，我不如去那裡尋他。」定了主

意，便向池塘邊來。轉過了洋房背後，向乎台上一看，早已別開生面，和來時大不相同了。平台上放著無數的台椅，台椅上坐著無

數的男女，擺著無數的茶碗。那些男女一個個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好似發癡的一般。還有許多人在那台椅中間蕩來蕩去，又不是

尋人，又不是走路，不知做甚？看他們情形，男的都削尖了頭，女的都散了髮。尖頭的宛似半開雨蓋，披髮的儼如高築陽台。看官

休說我「陽台」兩字比方得不對，請你再看看近時披髮的樣式，豈但陽台而已，一層層重重疊疊，亭台樓閣，還不知造著多少在上

哩！

　　閒話少說，且說當時孫行者正在看那陽台上的人，忽然一個和尚手內拿著一卷紙，從洋房裡走了出來。眾人哄然大笑，都道：

「和尚！和尚！這裡和尚都來了。」行者定睛一看，見是沙僧，便要上前叫他。看見沙僧滿臉怒容，好似和人爭鬧才了的樣子。行

者一想：「這沙僧不知又為著何事動氣了。我且不要使他知道，隱在他身後，看他做些什麼。」想定後，便真個躲在沙僧後邊，一

路窺探他的舉動。

　　只見沙僧一路走過平台，聽著人家話笑，他也不管，他只管看著手內的紙卷，一人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的事，自

己的地方，自己倒不要了，給著人家。」行者聽了，一點不懂。只見沙僧又是氣憤憤的，念著手內紙上的字道：「什麼叫做訂約權

在朝廷，外交首重大信，倒不如改了訂約權在外人，外交首重大利罷。」又看了一張，念道：「『查外交首在立信，匹夫猶重然

諾，而況國家。』唉！唉！這兩句更奇怪了，他說是查這兩句話，古書上我沒有看見過，他從那裡查來的呢？而且，他說外交首在

立信，好似內政不必立信的，匹夫猶重然諾，好似朝廷不重然諾的。他口口聲聲說信，卻口口聲聲忘了一邊的信。這是怎麼講呢？

唉！唉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自古道：『人言為信。』這上邊說的信、信、信，大概多以外人之言為信，自己說過的話，自然可

以不信的。」又說道：「這更笑話了，這更笑話了！我嘗看見買賣人家的告白上，常有『如蒙諸君惠顧，價錢格外克己』的話。現

在這上邊也說『朝廷惠顧紳商』。這樣說來，還有什麼朝廷？什麼紳商？只是交易賣買的主顧罷了。唉！唉！唉！交易，交易，這

外交大概又是交易的交字了。」

　　沙僧只顧看著字說著話，行者聽了依舊一點不懂。忽然迎面來了一個僧人，面眼漆黑，身材短小，手內也攜著一卷紙，見了沙

僧，打了一個問訊，授了一張給沙僧。沙僧連忙拿了起來便看。行者隱在後邊也偷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道：

　　謹啟者，現在蘇、浙鐵路問題�分吃緊，各界中人屢次開會演說，集股 拒款。某等身雖方外，義屬同胞，安能漠然坐視，忍使
乾淨土地，淪為異域。爰發起僧界保路會，定於某日某時，在某地集會，共商辦法，同解慈囊。凡我信徒，共移蓮步。此布。

　　行者明白道：「原來他們也為著鐵路的事，只是這上邊甚有難懂的，什麼叫做『各界』?又什麼叫做『同胞』？那『各界』的
『界』字，不知是怎樣解釋，大概便是『大千世界』的『界』字了。我想同是人類，如何分起界限來？既分了界限，如何又叫做同

胞？這兩句話不是相撞的嗎？」又想道：「莫管他，莫管他。我且看看他們兩人說些什麼。」只見沙僧看完了字，先開口道：「我



們既是維新之輩，自應結個團體，也好發些熱力，聊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沙僧癡了，他是個出家人，如何好說

出這樣的話來。」又聽那個黑眼僧人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老師父究竟是個特別改良時事維新的和尚。」沙僧謙遜了一回。那黑眼

僧人又道：「如今我們怎地做起？」

　　沙僧還未答應，只見旁邊走過了一個賊頭賊腦的和尚，並不說話，只立在旁邊聽那沙僧和黑眼僧人說話。那黑眼僧人見了，便

也不響了。等了一歇，那賊頭賊腦的和尚聽不著話，又轉向別處去了。黑眼和尚才輕輕地對沙僧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知道這個人

嗎？」沙僧道：「他不也是個僧人？」黑眼僧人道：「不是，他是官府派來的偵探，專一探聽人家的事的。我們須要小心點兒。」

沙僧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　　行者一聽那賊頭賊腦的和尚，是個官府派來探事的人，心中想：「他是探事，不知怎樣探法，可有老孫三探金山兜洞的本領

麼？我且跟了他去看看。」想罷，便撇了沙僧等，便轉身來暗跟著那賊頭賊腦的和尚。只見那賊頭賊腦的和尚，早已走至一間靜僻

的房內，進了房，將門關上。行者想要跟進去時，早已不能進去。行者著急，連忙用了一個變身法，將要變了蟲蟻從門縫裡挨進去

張看。忽然聽得那門「呀」的一聲，門內早走出了一個人來，不是和尚，卻是一個西裝的人。行者一想：「這西裝的人，不知和那

和尚在房裡商量什麼？」待西裝的人走過後，忙向房內一看，只見房內空洞洞的並無一人，那和尚不知那裡去了。便想道：「好詫

異，好詫異。不料現在世上人多學會了老孫的七�二變了。」連忙回了出來，來追西裝的人。細細一看，果然便是方才那個和尚，
別的都沒有變，不過變了一身的衣服。行者暗笑道：「什麼偵探，只買了兩身衣服，一時兒僧人，一時兒洋人。便是老豬初來上海

時一流的人物罷了。」因道：「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能有幾變？他是偵探，我且做個偵探的偵探。」正要跟著那偵探走，只見那偵

探早已立定了，見了一個油頭少年正和他說話。行者連忙挨近身後，聽他們說些什麼。只聽得二人正竊竊私議，議論園中來往的

人。那偵探說道：「這個場所來往上海的人，沒一個不來臨臨場面的。」行者在後邊暗笑道：「不料我今日也到這裡來臨場面了。

」又聽他接下說道：「所以我們須要留心分別著他們，看看我們眼光如何。」油頭少年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行者在後邊也暗暗喜歡

道：「我初來這裡，原也要請教請教這裡的人物。」遂更留心聽著他們的議論。

　　正在此時，恰巧有一個人踱了過來，低矮身材，頭顱甚大。那偵探道：「我想這個必然不是好人。」油頭少年忙問：「何

故？」偵探道：「我聽說頭大的人必然聰明。現在種種的事，都是那聰明人鬧出來的。所以我說他不是好人。」行者道：「啊呀！

這裡的人如何不許人頭大？」頭大的人過後，忽後面又來了一個瘦長漢子，頭卻不大，兩腿甚長。那偵探又說道：「我想這又不是

一個好人。」油頭少年又問：「何故不是好人？」偵探道：「現在他們到處運動開會、勸股，都是他們這些長腿的人幹的。」行者

在後又「啊呀」道：「怎麼他又不許人家長腿？」長腿的人走過後，後面又來了一人不長不短。行者道：「這個人想是好人了。」

只聽那偵探卻說道：「我想這個人也不是個好人。」行者幾欲問出口來，問他何故又不是好人。只聽他自己先解釋道：「你看他的

嘴這樣闊，想來便是到處演說的人。」行者又大詫道：「如何這裡的人，又不許人闊嘴？」大嘴的人過後，又來了一人，不但不長

不矮，而且頭也不大，口也不闊了。那偵探卻依然說道：「我想這個人又不是個好人。你看他身上著得如此光鮮，家裡必然有錢。

這次認股的，必然都是他們有錢人。」有錢人過後，接著恰巧又來了一個窮人，衣服襤褸，幾同乞丐一般。那偵探又說道：「我想

這人不是個好人。我聽說杭州的乞丐，都要拒款了。這個人想來便是他們的黨羽。」行者一聽失聲道：「啊呀！可怕，可怕！這裡

的人如何這般難做，矮又矮不得，長又長不得，頭又大不得，口又闊不得，富又富不得，窮又窮不得。照此說來，怎樣才是好人呢

我想要有好人，除非將這許多人死了一個乾淨。」連忙伸出頭來，對著他們兩人一看，悟道：「原來他們自己都是尖頭尖腦的人。

」連忙跳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好人在此，好人在此。」

　　兩人一見他跳了出來，不覺一驚，連忙問他何事。他說道：「你看我卻和你們一樣，頭尖嘴尖，不長不矮，說我富時一錢沒

有，說我窮時卻又不是乞丐。你們想我必然是個好人無疑了。」兩人一看，真的是個伶伶俐俐的人，心中甚是歡喜。問道：「你是

那裡人，姓甚名誰？」行者答道：「平生浪跡天涯，往來無定。」兩人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真是我們的同類。」又道：「請教尊

姓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真姓孫，有時也姓袁，有時也姓侯。」兩人道：「真好，真好。我輩中人本來沒有定姓的，那姓自然愈多愈

好。」兩人又道：「尊名何字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名卻沒有，只有一個別號叫做悟空。」兩人道：「這更好了，我輩中人自然愈空愈

好。你能領悟到空處，想必善於探事的了。你不如跟了我們做事罷。」行者一想：「同他們做事，更好看看他們了。這又何妨？」

便應道：「甚願，甚願。」兩人道：「那麼你便同了我們去罷，我還有說話問你哩。」於是兩人便領著行者，走到草地旁邊，叫了

兩聲馬夫。那馬夫便駕了一輛轎車過來，開了門，請他三人上車。行者一想：「他們騙我裝在這箱子裡，莫不是要來害我？」又想

道：「我憑著這七�二變的本領，怕他什麼？」便放著膽子，安身人內。
　　不到一刻，那馬車已開到了一個所在，停了車，開門請他三人出來。行者走出馬車一看，好個所在：兩邊都是洋房，中間一扇

大門，通著一條馬路，大門上掛著一盞又明又亮的電燈，燈上寫著兩個黑字，行者一看，不覺大驚。道：「他們怎麼領我到了這離

恨天兜率宮裡來？這不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爐嗎？上邊既是個旅字，下邊又是個泰字，豈非都是卦名？」因問著兩人：「這是什麼所

在？」兩人道：「我們餓了，便在這裡吃點東西。」於是便跟著兩人走進房內。

　　到了一間樓上，相將入座。行者一看，桌子椅子都是不曾見過的，桌上各色東西，又擺得陸離光怪，瓶兒盞兒放著一大堆。行

者原是個不肯一刻安分的人，見了這些東西，自然東翻西弄，取了半盞油吃了一吃，又取了一瓶醬油，看了一看，又取了一瓶胡

椒，見他瓶頭�分好看，連忙倒了一點出來，向唇邊一抹，不覺登時發作，打了�來個噴嚏。說道：「上當！上當！快去罷，快去
罷，這裡不是啖飯之處。」兩人見他如此，忙笑道：「孫先生，你錯了。這個原不是叫你空口吃的。」行者連忙放下了胡椒瓶，心

中又是懊惱，又是慚愧，別的東西都也不敢動了，只得安安穩穩的坐下。

　　不到一刻，便有一個人拿了刀叉過來，行者心中便又有些吃驚，暗想：「這不是他們要來害我的勾當嗎？吃東西又不是生吃

的，如何用得著這樣刀叉？」因又留心看著。又隔了一隙，方才拿刀叉的人又上來，擎了一盤東西，裡面都是紙筆等類。兩個人各

自拿了紙，開了一批湯頭樣的賬，又取了一張紙條過來，授上筆。行者問何事，兩人道：「請你開個萊單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不懂

的，請你們替我開了罷。」兩人於是便替他開了，一並交於那人。那人便取著去了。

　　相對無事，忽然聽得一片腳步聲走上樓來，到了隔壁房內。這房是板壁隔了的，板壁中間卻有多少間隙，可以窺探。兩個人見

了隔壁有了人來，連忙向壁間偷看。行者忙也向壁間一張，不覺暗笑。原來隔壁的人，不是別人，便是豬八戒、沙和尚和那黑眼僧

人。兩人見了，知是他們三人，暗暗點頭說道：「我們正要訪他，他倒自己來了。」便相與做著手勢，叫行者也留心探看。行者也

自會意。只聽得豬八戒先多嘴道：「照此看來，非……不興。」黑眼僧人連忙搖手。這邊做偵探的便道：「我說是不錯的，你們看
如何？」只聽隔壁那八戒又道：「這裡怕什麼？」沙和尚道：「怕是本來沒有什麼怕，只是現在還講不到這些事。」那黑眼僧人又

道：「我們現在先須定了一個辦法。」三個人正聽的入港，忽然房門口又有腳步聲來了。三人不覺大驚，連忙歸了座位。

　　進來的卻便是方才的侍者，手內拿著幾個盆盞，到了三人面前，各人放下了一盆盞，幾片麵包。行者將那湯嗅了一嗅，覺得有

些牛肉氣，登時胸中作起惡來，連忙放下了，取了兩片麵包來吃。吃了幾口，心中只有事在隔壁，忙又丟下，依舊跑到壁間去張。

只見隔壁的人，每人面前也已擺好，湯豬八戒正掬起蓮蓬嘴，方在狼吞虎嚥。盆內的湯已經完了，還在用了舌頭四處舔咂。行者看

了，自然好笑。

　　兩人見行者笑了，連忙放下東西，也跑過來看。這時正值豬八戒放下了湯，侍者又送了一盆魚過來。八戒忙又取起了刀叉，將

叉叉碎了魚，用刀戳了一片放人口內。剛放下時，忽然聽得八戒猛叫一聲「啊呀！」連忙抽出刀來，已是滿刀的血。豬八戒放了

刀，兩手捧住了嘴，只叫「啊呀」。沙和尚等只道是什麼事情，連忙也放下了手中食物，都來問他怎麼。隔了半天，才聽他慢慢地

答道：「我割碎了舌頭。」沙僧道：「可曾割了下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沒有，只割碎了一點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可惜了，倘然割了下



來，我們可以炸豬舌吃了。」行者在隔壁也是暗笑。兩人聽了，也至笑不可仰。只聽八戒在那裡罵道：「都是你們害我的，吃什麼

大萊，害我舌頭都割破了，倒還要取笑。」於是沙僧等復歸了本位，取了東西來吃。那八戒也依舊拿了那盆魚來，再細細的咀嚼。

　　那黑眼僧人又開口道：「我們既然要結團，須先立了一個會，然後好有機關。」沙僧道：「那會叫做什麼名字？」八戒想了半

晌，才說道：「叫做『和尚保路會』可好？」沙僧道：「我們做和尚的，本宜深居山洞，朝夕誦經，要路何用？而且就是要出門，

也可騰飛駕霧起在空中，用不著這種路。所以我想不要叫做保路會，叫做拒款會罷。好在我們做和尚的，本來用不著什麼款。」那

黑眼僧人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這個名字我看也使不得。現在的和尚卻比不得從前騰雲駕霧的，自然道行淺薄，無此法力了。山洞誦

經，又不肯如此修養。而且在此上海，每日又須出外應酬，全可弄些進款才可敷衍。你說拒款，豈非害盡了我們。我看也不要叫做

保路會，也不要叫做拒款會，叫做路股會罷。」八戒一聽「路股」兩字，幾乎將頭搖得下來，連忙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我們這個

會萬萬叫不得路股會。倘然叫了路股會後，一時集不得路股，豈非有名無實。而且再有一層，我們做和尚的立了這會以後，各種事

情都有關係，倘然叫定了路股會，不是別的事情都不能做了麼？未免界限太隘。」兩人都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那黑眼僧人便道：

「那麼，這樣說來，我們不如便叫做協會。」因指著沙僧和八戒兩人道：「好在我們現在正是三人，『協』字的意義，便是三人出

力。」八戒道：「這也不好，我們這個會，豈是限於我們三人，須要出家人大家出力方有力量。若叫協會，只有三個人出力，還算

什麼會呢？」沙僧道：「那麼，不如叫做公會罷。『公』字便是大家出力的意思。」八戒道：「也不好，這『公』字面子上雖是大

公無我的公，暗底下卻還有個某公某公的公字。我們出家人稱不得某公了，怎麼好叫公會？據我看來，這會的名字不必這樣的花言

巧語了，索性一老一實叫做和尚會罷。和尚是我們行業，會是我們的事業。」那個黑眼僧人又反對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我們結團

體，總須結得闊大。出家人不是只有我們和尚，而且現在做事，萬萬不可不聯絡女界。倘然叫了和尚會，難道便棄絕那般尼姑不

成？」八戒欣然道：「是也，是也。那麼叫做什麼會的好呢？」黑眼僧人道：「我看『和尚』兩字不如改了個『僧』字罷。僧便是

和尚，和尚便是僧，於豬兄的意思也不相背。那些尼姑，也可混在裡面，叫做女僧卻，又與和尚二字不同。」八戒又反對道：「不

可，那個『僧』字我是最恨的。我們雖然出了家，依舊也還是個人，那個『僧』字，卻叫曾人，似乎曾做過了人，現在已經不是人

了。那是俗家人罵我（們）的字，我們自己如何再好用他！」黑眼僧人不悅道：「如此說來說去，這個又不好，那個又不能，開個

會有這樣難的。豬兄，我看你想了一個罷。」

　　八戒搖著頭兒想了半晌，忽然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我有個好名字在這裡了，你們大家聽聽。」兩人忙問什麼，八戒道：「便是

人人說的叫做『再會』。」兩人不懂，問他：「那個再會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好呆，便是『明日再會』的『再會』。」兩人於是拍

手贊成道：「好，好，再會，再會。」沙僧和黑眼僧人立起身來，向外便走。八戒連忙叫住道：「怎麼，你們都要走了？」沙僧

道：「你說再會，我們如何不走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休得取笑，再會便是會的名字。我看見近來開會，每每互相爭論，刺刺不休，

及至時候已到，只得下次再談。所以我想這『再會』兩字，取做會名是最好的。」那黑眼僧人道：「我看會的名字，再也弄不清楚

了。現在暫且擱下，先議別的事情罷。」

　　行者正要聽他們議別的什麼事情，不料門外忽然起了一陣嘻笑之聲。行者連忙回頭看時，只見自己的房門口，卻早來了一群婦

女，向內一看，見了兩個人「四少」、「五少」的口中亂叫。行者一想道：「啊呀！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人家的家眷都跑了進來，

叫我如何好呢？」又想道：「他們是認識的人，或者也請他偵探事情來的。我且忍耐著看看他們。」於是，連忙回轉身來，向自己

的座位上坐好，睜著眼看他們的舉動。這時進來的婦女們也已走至房內，在那偵探和油頭少年身邊，各自一人挨著身子坐下。隨後

又有兩個女人過來，每人拿著一個水煙袋，向他二人裝煙，說說笑笑，甚是難看。

　　行者正在不耐煩，對忽見那油頭少年，向著背後女人的耳邊輕輕說了一句什麼話。行者道：「這必然是他們偵探的什麼作用

了。」因更留心看著。旋見那女人笑了一笑，也向油頭少年耳邊還了一句什麼話。自後兩人便攜了手，走向窗外，卿卿噥噥的說話

了。說了好半晌，面上都似有了得意之色，又走了回來坐下。行者又想：「這必然被他們探著了什麼事了。」這時正值侍者又端進

了一盤菜來，放一盤在油頭少年面前。油頭少年便向那女人道：「這豬排我不要了，你吃了罷。」行者一聽「豬排」兩字，只道是

說豬八戒，便直跳起來道：「啊呀！你們的偵探本領這樣好，正是賽過老孫，你們如何知道隔壁的老豬是喜歡女色的！」室內的人

聽得行者這樣一叫，都甚詫起來，問行者：「什麼是隔壁的豬八戒？」行者只得實說。那偵探大怒道：「原來你和他們是認識的，

來探我們偵探家的事。你好大膽！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雖認識他們，卻非同黨，實和他們有仇的人。」那偵探哈哈大笑

道：「這樣便好了，你和他有仇，便借此可以報仇雪恨。」因又問行者：「你和他們何仇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原和他們跟著一個師

父，那個長嘴大耳的，便叫做豬八戒，是個有名的呆子。他在師父面前說我種種的壞話，因此我被師父打了一頓，趕出來了。所以

我和他有仇。」那偵探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與他是個極熟的人，為的又是小事，如何好算有仇？我看你說的定是虛妄。」行者連忙

分辨道：「客人，你如何還不知道，現在世上的人冤冤相報，都不在外人，都是在那極熟的人。而且尋其起原，都又不是為著什麼

國家大事，為著甚細的勾當。你如不信我言，你不看看現在各處學堂裡鬧風潮嗎？誰不似我和八戒的樣兒！」那偵探便點點頭道：

「有理，有理。你說的話也不錯。」於是，三人仍復如舊飲酒作樂。

　　行者見一番說話已說信了偵探，便也�分安心，只顧看著兩人和那些女人們勾搭。因方才多說了一句話，幾乎露了馬腳，更加
一語不敢多發。看了半晌，那些婦女都起身去了。那偵探又問行者道：「孫兄，我要問你，你喜歡做官的，還是喜歡發財的？」行

者道：「做官的怎樣？發財的怎樣？」那偵探道：「你要做官，我便保舉你個千總做了；你要發財，我便每月給你�來塊錢。」行
者一想：「我是封過王位的人，誰希罕那千總？便是�來塊錢，我也用他不著。」便道：「我都不要。」那偵探道：「我知道了，
你是要報仇雪恨。我且問你，你要報仇是要重報的，還是要輕報的？」行者又道：「如何叫做重報？如何叫做輕報？」偵探道：

「你如要重報，將那姓豬的拿去殺了；如要輕報，將他逐出上海。」行者一想：「我說和八戒有仇，那是假的。如果重報，真的被

他拿去殺了，豈不在送了他的性命？師父得知，自然要怪我的。」便答道：「還是輕報了罷。我原也和他沒有深仇，不過出出了我

的氣。」那偵探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不過便宜了他們。」行者便問：「如何方得報仇？」偵探便向行者耳邊如此如此說了幾句話。行

者一聽，不覺毛骨驚然，因想：「世上的人，如何有這般辣手！證據還一點沒有，便要如此冤人。幸虧我說是輕報，還不至喪了八

戒性命。不然，不知更要如何刻薄哩。但事既至此，也沒別法，只得依著他說的做去。」便又走至板壁邊再張，這一張，好教那：

　　風波平地起，禍福半天來。

　　欲知行者張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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